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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企业应当注意，人心变了。 最初回应激起了社会公愤。

拼多多这位年轻的女员工毕业于西安邮电

大学，2019 年 7 月入职，负责新疆卖菜招商工作，

出事是在 2020 年 12 月 29 日凌晨。元旦假期后

上班第一天，名为“拼多多”的知乎账户如此

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

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

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

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

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好像是要印证“用命换钱”一般，饿了么

这位蓝骑士是名副其实的“底层”，人到中年，

夫妻都是北漂，家里上有长年服药的父母，下

有一对儿子，大儿子今年要高考，小儿子在读

初中。对于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蓝骑士来

说，只看收入还是可以的，据说好的时候一个

月 8000 多元，差的时候也有 5000~6000 元。

所谓蓝骑士，是自己通过蜂鸟众包 APP 注

册成为骑手，相比于专职骑手，自由度和单价

更高。代价就是用户协议里的一句话：您和蜂

鸟众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劳动 / 雇佣关系。这

可不是无心的闲笔。面对家属，企业方面说平

台买过保险（众包骑士每天跑单前会缴纳 3 元

服务费，平台代为收取，交给人力资源商），

意外险猝死可以赔 3 万元。因为没有签订劳动

合同，也不存在任何雇佣关系，“平台可以出

于人道主义赔偿 2000 元”。

一条人命三万二，一时舆论哗然。很快，

饿了么公开道歉，承诺把众包骑士的保额提高

到 60 万元，在新的保险规则实施前，平台将提

供抚恤金，也就是说此次猝死的骑士家属可以

得到平台 60 万元的抚恤金。

其实，即使有合同的骑手，也是劳务合同，

和劳动合同虽然是一字之差，但“谬以千里”。

骑手和平台是众包模式，从相关法律上说，不

存在劳动关系中的支配性，不形成劳动关系，

过去的 2020 年，对互联网企业尤其是那些

头部企业来说，可以说喜忧参半，经历了冰火

两重天。

一方面，全球领先的线上经济，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线上办公、线

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蓬勃发展并同线

下经济深度交融。在国家战略上，已经确定要

推动各领域数字化优化升级，互联网企业被寄

予了塑造新的竞争优势的厚望。

另一方面，2020 年下半年以后，接近年底

的时候，有关部门开展了对互联网头部企业的

反垄断行动，头部企业的业务扩张也开始受到

质疑，比如社区团购就被认为是抢夺升斗小民

的生计。

山雨欲来风满楼。2021 年元旦前后，互联

网企业员工猝死事件又搅动了社会舆论。一起

是拼多多 1998 年出生的女员工在加班后离世，

一起是饿了么一位 43 岁的蓝骑士送餐途中猝

死。更惊人的一致在于，事件发生后，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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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太多代价。吊诡的地方在于，互联网企业

尤其是头部企业都会有价值观和企业愿景的追

求，与现实中另一套行事逻辑并存。比如拼多

多提出全员开启硬核奋斗模式的时候，就如此

说到自己的追求：（买菜）这个业务好就好在

和我们自身的长期农业的承诺高度吻合。我们

愿意去做大量的重投入，深度地创新，愿意扎

扎实实地改造我们的传统农业，改变流通……

实实在在地解决老百姓每天的生活问题……不

管赚不赚钱，都符合我们“消费者创造价值”

这个核心。

不用怀疑头部企业的价值观和诚意，我们

同样可以找到头部企业维护价值观和愿景的大

量行动。两套逻辑并行，这可能才是中国互联

网企业的真实生态。

互联网企业如何平衡这两套逻辑？笔者不

知道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互联网企业应当

注意，人心变了。

这意味着猝死就无法认定为“工伤”。众包模

式一般被认为是新颖的用工方式，因为骑手可

以自由选择登陆和接单时间，有一定的支配力，

反而平台对其没有强制支配力。然后，当享有

这种自由的是平台眼中的“底层”的时候，就

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要不是猝死事件的发生，

谁也不会注意到低得可怜的保额，更不会注意

到平台的真实用意。显然，对平台来说，对骑

手的众包模式极大降低了运营和管理成本。

人们都在批判“拿命换钱”的论调，认为

不能让奋斗变味，但可悲的地方是，也许很多

人内心觉得这就是对的，甚至包括局内人。对

平台企业来说，一般不会把话说得这么露骨，

比如会用“硬核奋斗”这样有点时髦和有点华

丽但本质其实一样的词汇。

关键的问题在于，这是不是代表中国互联

网企业现阶段在拓展业务上的一种真实生态？

答案应当是确定的。竞争的残酷和做大业绩的

压力，互联网企业的发展会出现与“创新”等

光鲜亮丽面目不同的另一面。正如两起猝死事

件体现出来的，发条越拧越紧的“搏命”和把

某些成本甩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

有社会学家借用了企业管理喜欢讲的一个

词“正反馈”来形容这种“搏命”，比如骑手

所处的四方“正反馈”系统，如果骑手的路程

时间缩短 5 分钟，是四方受益：卖家多卖几单；

骑手多拿提成；平台营收增多；消费者在更多

时间内买到东西。大家都受益（注意，也包括

骑手），那么发条会越拧越紧，最终大家就被

卷在其中，越挤越紧，直到系统崩溃，这两起

猝死事件就是一个表现。出路只有两个，或者

改变规则，让这个系统的“正反馈”消失；或

者保持规则，沿用“正反馈”让系统崩溃。

至于互联网企业在创新名义下给社会带来

的负外部性，人们已经见得太多了。

这样的模式下，企业是发展壮大了，但付


